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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胰岛素全合成工作的前后
丁公量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031)

丁公量 (1921—)，1938 年 1 月参加新四军，同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

日战争初期，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锄奸干事，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特派员，新

四军教导总队特派员，经历过皖南事变。1943—1945 年，先后任新四军浙东游

击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敌伪军工作部部长，支队政治处主任，干部团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军

五十八师一七二团政治委员，三野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长。1950 年 10 月赴朝

鲜参加抗美援朝。1953 年 5 月，在板门店谈判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代表，

后任遣返战俘办公室主任。1954—1964 年，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六十军一八一师政治委员。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政

治部主任，后为上海分院副院长、党组书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曾经震动过世界科坛，名扬一时，创人工合成

蛋白质的先河的人工合成胰岛素，至 2000 年 9 月

已整整 35 周年了。参加合成的科学家们为此写了

文章。我想大家的目的，除了纪念以外，还想通过

回忆，对国家当前提出的加强基础研究，力求科技

创新的号召起些影响作用；通过回忆，使后人深刻

了解在当时国家科学还比较落后，设备条件还比较

差的情况下，他们是以怎样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科学作风进行协作研究，创造了历史辉煌的。近来

看到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 2000 年的报告，

我国科技竞争力在世界排名上下滑了。这颇使老一

辈的科学家们焦心。如果现在的年轻科学工作者愿

意看看他们的一些回忆，体会他们那时的敢于创新，

为国争光的精神，我想会有所借鉴，有所启迪，也

许可起些催化作用。

借此，我想多说的一点是，在几篇文章中，从

侧面提到了我的名字，不免使有的老同志感到疑虑，

你一个部队老兵怎么会与胰岛素的合成挂了边？这

里有我的一段惭愧的回忆。

1　初进科学院

我一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把我这个地地道道

的“科盲”，从部队调到了中国科学院这个高级科

研单位里来工作。据说是为了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的需要。我先到的有机化学研究所，那是 1964 年

的 6 月，半年以后中科院及各分院都成立了政治部，

华东分院当然也不例外，我就到分院政治部当了主任。

我没有读过大学，只是在 1937 年初中毕业后

考上了上海中法工学院，读了不到半年的法文预科，

就参加了新四军。是不是这也算是擦到了一点大学

的边而调来科学院的原因。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对它一窍不通的环境里如

何开展工作是我当时一个苦恼的问题。根据多年来

党教育和工作体会，办法仍然是两条：一是学习，

二是调查。我先在有机所的集体宿舍里住了 3 个月，

与研究生、实习员同吃同住。这对我了解研究人员

生活特点、思想情况帮助极大，缩短了相互之间的

距离，大家能向你说些心里话。随后我就一个个实

验室、一个个课题组的去看去听去问，向大家学习、

请教。科学家很欢迎我这个外行领导去看看问问，

非常诚恳朴实地向我介绍和解答。在这样的接触中，

给我一个极好的印象：科学家是非常讲究实事求是

的老实人，这是他们在长期科学实验中养成的风格。

在这段时间里，我学到了不少知识，逐渐懂得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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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科研工作中的一些特点、规律。

2　一个认识上的变化

当时科学院里有个叫得很响亮的口号：“出成

果、出人才”。我很赞赏，很感兴趣，这是一句很

有分量的口号，是对科学家和党政工作人员有明确

要求和目标的口号，是与国家的建设发展紧密结合

的口号，但是我所重视的只是与国防建设直接有关

的军事科研成果，如对研制原子弹、导弹、火箭、

卫星、高空摄影胶卷软片、代血浆等等的课题和成

果，或对工农业生产直接起作用的应用研究和成果，

如集成电路、红外传感、含氟材料、避孕药物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应该重视的。但我那时只是从眼前

和近期的囯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囯防需要为着

眼点的，而不懂得不理解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作为

高级的科研单位还必须考虑从国家的长远发展、从

战略上依据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和前景，在国际前

沿科学方面选择课题，进行竞争，由此能做出推动

世界科技发展的发明和发现，出色的人才也就出来了。

也就在那时，我向各所的老科学家请教较多，

也常与中青年科学家交谈。在他们的影响教导下，

我逐渐理解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没有基础科

学的研究就没有科学技术的真正发展，权威性的科

学理论也就难以出现，国家、社会、人类就失去了

不断进步、不断创新、不断改进自己生活的动力。

有机所所长汪猷同志很关心重视对囯防、对工农业

生产和药物方面的开发性应用研究，在他的直接领

导下取得了许多重大应用成果。但他多次对我说：

“如果没有长期的基础研究的聚存积累，不可能在

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多项成果。”“基础理论研究往

往要有几代人的研究积累，所以它是科技创新的后

盾，也是经济发展的后盾，否则只能繁荣或热闹于

一时，而没有后劲了。”

在基础研究过程中，往往在做实验时会出现偶

然的突发现象，若善于抓住这种现象加以深入探索，

也就会出现新的天地。好多人向我讲述了居里夫人

发现铀的放射性的故事。著名有机化学家黄鸣龙先

生也给我讲过他自己的故事：他年轻时做实验，因

事外出半天，回来时实验室里却烟雾弥漫，他以为

出了事故，赶快观察，却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再

经研究他发明了“黄鸣龙反应法”。之后，国外的

教科书里介绍了他的这个方法。当然，这必须是有

心人才能做到。

关于基础研究的这些道理，在科学家们看来这

是常识，对我这个“科盲”来说却是认识上的一个

飞跃。我深感不懂装懂，眼光短浅，只重短期效益

的幼稚可悲。

3　胰岛素合成过程中的争论

1964 年的夏秋，分工由生化所负责的人工合

成 30 肽 B 链在钮经义、龚岳亭等同志的努力下，

首先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合成任务，相继又做了人

工 B 链与天然 A 链的胰岛素半合成，又获得成功。

但是分工有机所与北大的 21 肽 A 链还未合成，正

遇到困难。我虽初来乍到，但作为有机所的党委书

记颇为焦急。我听大家说过：胰岛素是蛋白质中最

小的一种，是研究蛋白质人工合成的最好突破口。

1921 年加拿大科学家开始提取到胰岛素，成为治糖

尿病的特效药；1953 年美国科学家合成 9 个氨基酸

的催产素；1955 年英国科学家拆开和切割了牛胰岛

素的两个链 (A 链和 B 链 ) 和各链的氨基酸的排列

顺序，弄清了它的化学结构，他们都为此获得了诺

贝尔奖。我们已经过 4 年的艰辛努力，如能尽快人

工合成胰岛素，且与天然胰岛素有同样的活力，那

当然是生物化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人类探索生

命奥秘的敲门砖，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将是一个极大

的推进，对医疗与制药工业亦将有无法估量的应用

价值。这有多么大的鼓舞力啊！有人从恩格斯讲过

的“生命是蛋白体存在的形式……”这句话里引伸

说：“能人工合成蛋白质，再人工合成核酸，也可

人工合成病毒等，将来就可人工合成细胞，也就可

能合成生命了。”这些话对我这个进科研单位未久

的人来说，就像孩童时期听神话故事一样，特别感

到新鲜激动。据说国外也有两三家在做着胰岛素的

人工合成，也许暗暗在做的还会有。这样，在世界

科研领域里我们就有尽快争得金牌的责任了。

我想首先要弄清楚有机所和北大的研究小组存

在的困难是什么，问题在哪里。于是我去到该小组，

分别找有机所的徐杰诚、张伟君、陈玲玲和北大的

陆德培、叶蕴华、季爱雪、李崇熙、施溥涛等同志

作个别的学习、探讨、了解。他们开始在合成路线

上有过不同意见，初定的路线是先分别合成 5 肽和

16 肽，再连起来合成 A 链 21 肽。后来有同志提出

来 5 肽是小肽与 16 肽的大肽，大小悬殊，在合成

A 链时会有较大的困难。经多次讨论，大家一致确

定由北大的同志做 9 肽，有机所的同志做 12 肽。

到 1964 年的 8 月，虽然已各自合成了 9 肽和 12 肽，

但当合成 A 链时却纯度很低，原因在哪里？多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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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认为是与氨基酸在实验合成之前所用的保护基不

当有关，需要变换改进保护剂，但汪猷同志不倾向

变动，这个争论持续了一些时间。我当然没有水平

去评论和辨别其中的是非，但我能够从汪先生的谈

话中理解到他的含义。他是从偏重有机化学的角度

来考虑这个保护剂的，如果仍用原有保护剂而把工

作再做得更深入更细致些，若还能使人工合成的 A
链能获得较高的纯度，那对有机化学来说，也将是

个可喜的发展。这对有机化学家来说也是无可厚非

的想法，一个认真的科学家是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

科学设想的。但是在再次的实验中仍无进展。研究

组里的北大的施溥涛、陆德培、叶蕴华、李崇熙等

同志和有机所的徐杰诚同志都着急起来。为此，我

去生化所向已合成人工 B 链的同志们学习了解，仔

细地听取钮经义先生他们的经验，特别是龚岳亭和

杜雨苍等同志的详细介绍。从他们的经验中我懂得

了一个道理，自然科学的各学科都有它自己的学术

特点，即使是边缘交叉学科的研究，也必须重视和

符合物质本身的客观规律。对待生物分子的特点，

生物化学与有机化学两者的侧重是有所不同的。生

化所的同志在反复实验和多次失败的教训中摸透了

氨基酸的脾气，它的生物分子非常娇嫩、脆弱，必

须要用温和的保护剂和缓慢的氧化方法才能保护

它，反应条件强烈了就会损伤它。北大和有机所研

究组的科学家们同意生化所的这个看法。我不懂生

物化学，也不懂有机化学，但我觉得生化所的同志

们讲的有道理，符合辩证法，应该尊重他们的成功

经验。当时适逢汪猷同志出国开会，生化、有机、

北大的同志们都为争取时间而着急，时不我待。有

机所和北大的同志们更觉得自己的工作总不能落人

之后，影响胰岛素全合成的进程，国家的荣誉、民

族的骄傲、单位的自尊一起涌上心头，经小组全体

同志反复讨论，一致决定根据生化所人工合成 B 链

的成功经验，改进原有保护剂，进行 9 肽与 12 肽

的人工 A 链的合成。我支持了大家的决定，赞赏他

们不持学科和单位偏见的高度集体主义精神。他们

就动手了。不久，汪先生回国，我向他作了汇报，

反映了大家的热情和想法，他非常重视实验的数据

和结果，并给予肯定，他又向研究组作了具体指导。

于是，大家日以继夜地苦干起来。1964 年冬，A 链

的人工合成成功了，大概与人工 B 链的合成相距约

2 个月。接着由生化所把人工 A 链与天然 B 链做了

半合成，活力达到 50% 以上，完全可以证实人工 A
链的合成质量。大家为之兴奋不已。

1965 年的春天，我到分院党委和政治部工作。

当时我了解到负责胰岛素人工全合成的生化所杜雨

苍同志，在实验开始之前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

先是在邹承鲁先生的指导下把天然胰岛素拆开来，

再将它合拢还原，这是用人工方法合成胰岛素的预

演。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实验，这种对天

然胰岛素的拆合成功，且能达到如此高的活力，在

当时国内外来说，亦是前无古人的。他在此基础上

又做了人工B链与天然A链的半合成 (一半是人工，

一半是天然，故称半合成 )，人工 A 链与天然 B 链

的半合成。经过这样天然的和人工的反复实验，不

仅能确切掌握了它的个性和合成规律，也不仅锻炼

了科学家的精巧的操作技术，同时也给大家增强了

人工合成的充分信心。( 上面所讲的“活力”，就是

将合成物在小白鼠身上注射做反应试验，看小白鼠

是否会由于血糖陡降而跳起来，也就是有无惊厥、

抽搐。)
当生化所由杜雨苍同志主持的胰岛素人工 A、

B 链全合成工作开始后，又出现了数量之争。由三

家进行科研协作，特别是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

有争论是科学研究的特色，是相互促进的好事，没

有争论倒是奇怪了。这中间往往包含有科学观点、

学术要求、实验作风等方面的不同想法和做法。

人工胰岛素的全合成的成功标志，就是看你能

否取得结晶，没有达到一定的纯度，没有达到一定

的活力水平就不可能有结晶。他们在全合成的第一

次试验没有成功，就是因为纯度不够，活力低了，

无法取得结晶。关键是人工合成的 A、B 链与天然

相比所含的杂质还是多了。如何解决纯度当然要再

做试验，但是人工 A 链的合成量太少，据说只有

100 多毫克。汪猷同志觉得第一次试验，人工 A 链

已用去 60 毫克，如果不改善方法，没有确切的把握，

他不能再拿出来了，否则连续做下去而得不到结晶，

A 链合成量就用完了，他坚持暂时不给。老科学家

的这一逼，进一步激励了杜雨苍等青年科学家的锐

气，他们决不示弱，经过多次模拟试验，创造了两

次抽提的微量操作新方法，用这新方法又经过多次

重组合和 B 链半合成的实验，活力又可提高 30 倍，

也就是说比活力可达到 80% 以上，已可取得重组

合的结晶和半合成的结晶。杜雨苍他们对胰岛素的

全合成在技术上以及对它的“个性”、“脾气”的熟

悉上均已胜券在握。现在万事俱备，独缺东风一一

再要 60 毫克的 A 链了。

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去汪先生那里闲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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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杜雨苍他们已作了有创造性的艰苦努力，对人工

全合成已很有把握了。汪猷同志赞赏青年科学家的

工作精神，他说：“他们做得不错，很努力，不简单。

现在看来 A 链可以给他们了。”但他仍要亲自去听

汇报、看数据，作了详尽了解后，认为可靠了，才

同意再给 60 毫克的 A 链。

1965 年的 9 月初，杜雨苍他们再次做了人工

全合成，并把合成物在冰箱里冷冻了 14 天。到 9
月 17 日，三家的科学家会聚在生化所，从杜雨苍

高举起的手里，看到了从冰箱里取出来的试管里的

六角形结晶的闪光，大家欢呼起来。再把天然胰岛

素和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在各自的 48 只小白鼠身上

注射，做对比的活力测试。大家看到了用天然物注

射的和用人工物注射的小白鼠都一样地跳了起来。

“跳了！跳了！”一片欢呼。 
从三次不同剂量注射小白鼠的反应测试证明，

人工的和天然的胰岛素活力完全相同，活力达到

80% 以上。层析、电泳、酶解图谱和免疫性的测定，

都证明两者是相同的。由此正式证明了人工全合成

结晶牛胰岛素，也就是说人类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

成了蛋白质。

1965 年 11 月，三家科学家在《科学通报》上

发表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简报，在上海组织

了由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主持的第一次鉴定。会上

又有了争论。

汪猷同志认为，在向世界公布前，在测试数据

上还要做得更漂亮些，还需要做元素分析，以进一

步说明其纯度。这就引起了大家的议论，对汪先生

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精神，大家表示赞同，但又

感到我们已做了活力，拿到了结晶，还做了其他有

关测试数据，都证明人工的与天然的两者是相同的，

这已够说明问题了。而且像胰岛素那样的生物大分

子，做元素分析还得花不少时间，也并不说明更多

问题，不过是锦上添花，在紧张的国际竞争中，有

无必要再拖延时间？汪先生承认大家的意见有道

理，但仍认为应尽可能把数据做得更完善，公布出

去，使人无懈可击。尔后在短期内又补充做了相关

数据，尽力做到尽善尽美。 

4　我所理解所崇敬的汪猷同志

这就容易使人们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汪先生有

些过分了？是的，在我们看来，他有时似乎近于苛

求，偏于固执了，但这正是他为人做事的本质和特

色。他对自己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要求也同样非常

严格。35 年前，他已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院士 ( 那
时称学部委员 )、老所长了，但他每天上下班仍固

执地去挤乘四站路的公共汽车，而不肯坐院里规定

的应该接送的小汽车。他在加入共产党之前，反复

地想了 3 个月，认真地研究了党纲党章，检查了自

己的条件后，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申请入党。他很

尊重党组织的意见，在对外协作中遇到矛盾时，他

尊重党委的集体意见。

他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里学成的，这与人们

对他的“三严”著称不无关系。不管做什么事，从

来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已是他的习性。当 1960
年大搞群众运动，上海分院的各生物的和化学的研

究所都来“围攻”胰岛素人工合成的课题时，汪猷

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有机所也被

迫应战。到 1961 年由于没有得到进展，更没有突破，

全国形势由热转冷，于是院部决定全面收缩，有机

所的多数同志也提出下马，有的同志还讲了些俏皮

的风凉话。但那时的汪猷却不同意鸣金收兵。他已

从一年来的实践中，看到了这个选题的重要前途，

于是由他亲自负责领导的一个研究组 (4 个人 ) 坚持

做下去。总之他对课题不轻易上马，也决不轻易下

马。同时他对科研的进展或失败，也决不肯轻易肯

定或轻易否定，这就是他的科学态度。

5　要尊重小人物

1966 年 4 月在北京由中科院生物学部的学部

委员们和国家科委、中科院等领导参加国家鉴定。

三家有关的老中青科学家当然在参加之列。中科院

和分院党委也要我参加这次会议。于是我就提出一

个建议：按照惯例鉴定会都是由科学家参加的，对

研究实习员和见习员来说是无份的，但是许多具体

实验测试都由他们动手，日夜观察守候，有的还为

此而受过伤，可称无名英雄，在整个合成过程中起

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为了激励大家的积极性，为了

表示组织上对他们的劳动价值的肯定和重视，我认

为应邀请所有参加这一成果的研究实习员和见习员

都去北京列席鉴定会。经同意，我就带大家北上。

科研工作者长年累月地泡在实验室里，很少与

外界接触。为使大家见见世面，了解一些农业生产

的情况，我们途经山东时，专程去当时闻名的“下

丁家”生产大队参观学习，大家看到了经过改造的

一片片梯田和果树，看到了山区面貌的变化，对长

期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印象尤为深刻。

那时到过北京，到过科学院院部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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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能参加这次国家鉴定会当然很兴奋，情绪

很高。

当《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详述

全文并鉴定公布以后，囯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国

际生物化学界和有机化学界的著名科学家们，包括

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作了高度评价，热情赞赏，

来信来访纷纷祝贺，认为是与先前诺贝尔奖获得者

有同样的或还有超越的贡献。按理这项成果从科学

意义上是完全可以获诺贝尔奖的。但之所以未被申

请，依我看，当时国家对诺贝尔奖的含义尚有不同

看法，也还有囯际关系上的政治因素，诺贝尔奖金

委员会是否也存有某些偏见。随后“文革”又全面

铺开，也没有人来顾及此事了。“文革”前一个月，

当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曾兴奋地对我说

过：“胰岛素全合成的宣传由我负责，我全包了。”

文革开始后，他也自身难保，当然也就顾及不了。

6　回顾历史价值

35 年后的今天回顾这一成果，可以更明显地

看到它的重大历史价值了。从生物学近 40 年的发

展看，自人工合成胰岛素后，也即是人工合成蛋白

质时代的开始，在国际上掀起了研究和合成蛋白质

多肽的热潮。到 1981 年，生化所的王德宝先生领

导的，也是多单位合作 ( 生化所、有机所、细胞所 )
合成了与制造蛋白质直接有关的 RNA( 核糖核酸 )，
由此又使一个非常冷辟非常专业的核酸名字，在人

们的知识宝库中活跃起来，80 年代又掀起了研究核

酸、研究基因的热潮。而 90 年代为人们所常谈论

的热门话题基因工程、生物工程、克隆技术、基因

组研究又有了迅猛发展。已有预测，21 世纪将会有

生物与数字讯息相结合的 DNA 计算机出现。所以

说，人工合成蛋白质是推动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再从社会效益来看，从 60 年代以来各

种多肽药物不断进入市场，对人类的健康，对防病

治病起了积极作用，也推动了生物经济的发展壮大。

7　几点小体会

有同志曾问我：“国家在大跃进以后，又遇三

年的天灾人祸，那时科研的条件设备是很有限的，

要合成这么一个大分子，困难是不言而喻，但科学

家们却成功了，你看其中有些什么经验？”

讲经验，大家的文章中都谈到了，如爱囯主义，

敬业精神、团结的力量等都讲的很好。就我的认识，

对当前更有其针对性的话，还有这样三点：

(1) 我进科学院的时候，大家对学术民主很重

视，很强调，我想胰岛素的合成成功与这是密不可

分的。比如大家都知道选题是科研工作的关键，是

根本所在。我曾问及这个课题是谁最先提出来的，

大家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肯定答复，实际上是先在生

化所全所科研人员中讨论，后在高研人员中的讨论，

在相互启发相互补充中明确起来，取得共识而予以

肯定的，是集思广益的结果。这就是群众路线，也

就是科研民主，也就是党的先进文化代表的体现。

在其后的合成过程中的争论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我想，科研民主在当今仍然是一个应该十分重视的

大事。当然1959年时那种形式主义的“大兵团作战”，

各所“围攻”等搞科研，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实际上这也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当然谈

不上民主。

(2) 大家所公认的，胰岛素人工全合成的胜利

是老中青科学家三结合的最佳体现。但在一批老科

学家的带领指导下，敢不敢放手给青年科学家挑大

梁又是三结合的关键。选得准不准，要看老科学家

的水平了。实践证明，我们一批青年科学家不负众

望，在合成工作中作出了出色贡献，特别是几位起

着重要骨干作用的，龚岳亭、杜雨苍、徐杰诚、施

溥涛、陈常庆等青年科学家在实践中敢闯敢干，不

断创新。如在 1960 年时就完成对天然胰岛素拆合

任务的杜雨苍，那时他从北大毕业来所只不过两年。

(3) 多家合作研究一个课题，有矛盾、有争论

可起推动促进作用。但有时难就难在矛盾双方都是

有造诣、有权威的专家，或各自都有自己的学科和

专业的理由，有时会长时间相持不下，各叹奈何？

在这种情况下总要有人出来帮助协调矛盾，这时思

想政治工作常常会起到积极作用。党委必须深入到

课题中去了解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

思想工作。有时在弄清问题的基础上，也还要敢于

承担责任和风险，使研究工作顺利进展。我想，是

否可以这样说，这就是泽民同志说的思想政治工作

要与业务的紧密结合。

原发表于《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 年第 5 期

8　后记

2014 年 6 月 17 下午 3 点，笔者代表《生命科学》

编辑部探望了丁公量先生。丁先生已经 94 岁高龄，

精神矍铄，很是健谈，多年来一直坚持学习，在政

治上、思想上与时俱进，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

是由于年龄原因，不大动笔了。在采访中，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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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2000 年前发表在《院史资料与研究》上的回

忆性文章已经可以反应当时胰岛素工作的情况，谈

及结合当今的政治形势，丁先生讲道了最近习总在

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的追求卓越创新，总书记的讲

话一定要组织学习，但不能只是口号式的学习，形

式主义的学习，要落到实处。一方面要重视基础科

学方面的创新。基础很重要。应用研究由于和现实

经济发展联系紧密，看得到，易引起国家的重视，

基础研究由于不是那么立竿见影，易被忽略，但是

从长远来看，没有基础研究的支撑，应用研究也难

以为继。另一方面就是要善于坚持，年轻人往往急

于求成，做事情没有耐心，短时间没有结果，就很

容易放弃，其实只要是方向正确，有价值的东西，

就一定要坚持。还有，创新要如何与我国的历史文

化相结合，如中医中药的研究，中西医如何相结合？

对中医中药的研究还要重视。香港台湾等地现在就

很重视中医中药。在多种疾病中，西医没有办法，

中医却可以治病。这些事情都可以做。

本文原发表于《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 年第

5 期


